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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曙光

“鸟鸣庭树上，日照屋檐时。”我
穿越松林来到海阳寂寥的沙滩。寒风
扑面，裹着松香的咸湿空气格外清
新。远眺，一轮红日穿梭白云间，那么
丰腴、那么圆润。近观，开阔的视野
中，浩渺黄海风平浪静，绵长沙滩空
空荡荡。这不奇怪，每年夏日喧嚣过
后，海滨都会寂静下来，沙滩上、海水
里那些人头攒动的身影，不知去了何
方？曾一房难求的酒店、民宿，满满当
当的停车场，时下都闲置了不少，就
连我来自五湖四海的邻舍也大多回
了家乡或去了更远的南方。

夏日海滨的热闹广为人知，冬
日海边的寂寥外乡人却体会不深。
寒风凛冽中，乡村的海边尤显孤寂，
让人似乎忘了季节里的桃红柳绿，
只剩下一派苍凉。好多次，我和妻走
在静谧的林间小径，除了偶尔惊起
一群觅食的麻雀或几只喜鹊，遇不
见一个人，感觉松林就像自家的后
花园。漫天雪花飞舞时，海边一袭素
妆，沙滩被白雪覆盖，仿若铺上洁白
的薄毯。空荡荡的木栈道、沙滩上，
只有我和妻留下的两串长长的脚
印，或深或浅。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
雨也无晴。”不再风雨兼程之后，我选
择来海阳依海而居。于我而言，在繁
华喧嚣的省城生活了多半生，每天忙
忙碌碌，内心很想守一份宁静。居于
海阳，黛青海蓝，人车稀疏，不必远
行，皆是静时光。尤其夏天过后，游人
如归鸟散尽，海边喧哗荡然无存，只
剩下细浪与沙滩诉说着绵绵絮语。春
花秋月，夏雨冬雪，在小城热情生活
了十多年，我感觉寻回了久违的悠然
时光，犹如风浪中远行的船回到了温
馨的港湾。

海阳冬季温润少雪，在时光长河
里澎湃不息的海浪，也比夏日平稳了
许多。有时候，海面平静如湖，倒映着
蓝天白云，看上去就像家乡的大明
湖、华山湖。欣赏、感悟，才是感谢上
苍恩赐的最好方式。此刻，驻足沙滩，
蓝天如洗，白云悠然，碧海金滩，波光
潋滟，我的内心也静若止水，不起波
澜。我思忖，内心豁达了，一切看开
了、放下了，就懂得了人到了一定年
纪，除了健康是真金白银，其他都是
浮云，就不会再为自己不需要的东西
而苦恼。

大城繁华，身边总充斥着嘈杂，
于是总想找一处静谧之所，让内心多
安宁一会儿。“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
喧。”小城人少车稀，冬季游人寥寥，
海滨成了远离喧哗的世外桃源。按理
说，激情浪漫的夏天走后，寂寥的冬
季分分秒秒都会觉得漫长无际，恨不
得立马穿越回夏天。可我没这感觉，
反倒觉得冬日海滨寂寥中透着悠闲
气，被雪花温暖的沙滩很有温度，可
以心无旁骛地慢赏自然景物，细品生
活况味，郁闷时，还可冲着空旷的海
滩吼几声。因而，走出夏的浪漫，步入
冬的苍凉，我都欣然。其实，我更偏爱
冬季的海滨，晨起观红日出海，看鸥
鸟在浅滩无拘无束觅食，暮拍落日余
晖，聆听海浪、鸥鸣的天籁之声，把松
弛感拉满。

生活美好，有热闹亦有安静。隆
冬，青岛、烟台等大城市，海滨虽然少
了夏日喧嚣，但依旧车水马龙。海阳
则不同，游人像潮水退去，海滨很冷

清，但并不代表它总是寂寥的，这里
也有温暖与生机，有时还热闹非凡。
天寒地冻中，海上照样轰鸣着船舶的
马达声，渔港同样回荡着卖海鲜的吆
喝声。在某些特定的时刻，海滨依然
如夏日般人声鼎沸。

帆影点点的渔港码头，天天都有
渔船奏着渔歌唱晚踏浪归来。风雪严
寒，挡不住渔民敬畏自然的虔诚之
心。每年农历正月十三，连理岛等码
头都会隆重举办祭海盛典。那震耳欲
聋的鞭炮炸响声，海阳大秧歌的锣鼓
喧天声，震天撼海。此外，每逢退大
潮，来赶海收获大海馈赠的人群，海
边广场不断推出的美食节、公益演出
等特色节会，都会让沉寂的冬日气氛
活跃起来。

热烈也好，寂寥也罢，都是世间
的寻常姿态。隆冬，来海边走一走，就
会发现，静，也是生活中的一种美好。

（作者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济
南市作协会员）

□肖伊绯

但凡喜读现代散文的人，都知
道老舍先生的名篇《济南的冬天》。

没有去过济南的人，一直在琢
磨，究竟是冬天去，还是春、夏、秋天
去更好？去过济南的人，恐怕会微笑
着说，哪个季节会更好呢，去过就最
好了。

杜甫，可能是夏天到的济南。时
年34岁的“诗圣”，虽是寻亲途经济
南，却恰逢比他年长三十余岁的北海
郡老太守李邕，于是相约游宴于历下
亭。宴饮之时，“诗圣”在席间当场创
作了《陪李北海宴历下亭》诗一首。如
今，这首五言十二句的名作，人们往
往只记取其中直接赞美济南的那两
句：“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实则
还有两句，很能概括出济南的夏天，
那就是：“修竹不受暑，交流空涌波。”
幽幽的竹林掩映之下，世人不再受暑
气的熏蒸，纷流而来的河水空自涌动
着清凉的波涛。或许，这只是“诗圣”
在历下亭心旷神怡之际，一番来自内

心的清幽情致罢了，这当然比风扇或
空调更管用。无论如何，这确实是大
唐天宝四年的夏天，这确实是“诗圣”
笔下的济南之夏。

李白，天宝年间被唐玄宗“赐金
还乡”，已过不惑之年的这位“谪仙
人”，于济南之春，竟在紫极宫（一说
华阳宫）皈依道门。李道长“修仙”之
余，遍游济南名胜，除了令他梦到骑
着白鹿与仙人同游的华不注山之
外，还陪同齐州太守游历了济南郊
外的鹊山湖。如今已经淤没无痕的
鹊山湖，一千多年前的景况，在李白
眼中的景象，竟然是：“湖阔数千里，
湖光摇碧山”，真真是好一番沧海桑
田、脱胎换骨的“穿越”景致——— 试
想那泛舟其上、吟风诵月的李道长，
在这湖山之间很是受用，秒变“诗
仙”，绝无油腻。无论如何，这确实是

“诗仙”笔下的济南之春。
五百年后，赵孟頫又为济南的

秋天，绘制了一幅《鹊华秋色图》。时
为至元二十九年，赵孟頫被任命为
同知济南路总管府事。那个时候，他

的府邸或别墅，可能正位于能与鹊
山、华不注两山遥相对望的绝佳方
位。终日耳濡目染于诗情画意之中，
赵孟頫不免又是吟诗又是作画———
诗与远方，天天都在眼前晃悠。三年
之后，已经返归浙江故乡的赵孟頫，
着实难忘济南的秋天，着实难忘那
终日与两座“仙山”对望的诗意栖
居，于是绘制出了这么一幅“山头皆
着青绿”的旷世杰作。谁承想，那个
七百多年前济南的秋天，竟然成了
关于“诗与远方”的高端版本，演绎
成了人见人爱的“国宝故事”。

其实，除了《济南的冬天》，在济
南住了四年的老舍先生，还写过一
篇《济南的秋天》。又翻检了一番，还
好，《济南的春天》《济南的夏天》这
两季的故事，老舍先生似乎还没有
写出来。于是，趁着老舍先生还未

“集齐”济南四季的这一历史机遇，
笔者赶紧请来了曾经途经济南的杜
甫与李白——— 诗圣与诗仙，还有在
济南做过官的赵孟頫，一齐来为济
南的四季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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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的四季【共享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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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平湖记
□韩春云

晨雾尚未散尽，东
平湖在朦胧之中悠悠苏
醒，奏响生命的序曲。

我们沿着湖岸朝着
闸口走去，途中了解到
这座湖承载着诸多历史
变迁。它古称“大野泽”，
曾是《尚书·禹贡》里黄
河的滞洪区。后来黄河
改道，随着水势涨落，到
了北宋时期，成为《水浒
传》中“方圆八百里”的
梁山泊。1958年，这里建
成一座水库，专门拦截
黄河洪水。

站在陈山口闸口，
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那
道钢铁闸门，犹如坚硬
的骨骼，将浑浊的黄河
水与清澈的湖水截然分
开。微风从闸缝中悄然
钻出，携带着两种不同
水域的气息，让东平湖
的古今风貌都有了实实
在在的触感。

湖西岸的芦苇荡轻
轻抖落身上的露珠，滚
落的水珠惊醒了藏于叶
底的豆娘。豆娘展开翡
翠般的翅膀，“唰”地掠
过水面，在湖心点出一
个转瞬即逝的圆。我蹲
在栈桥边，只见它的倒
影与真身相互重叠，恰
似被风轻拂的叶子，漾
开细碎的涟漪。

浅滩处的水草随着
潮汐起伏，宛如少女的
绿裙在风中摇曳。退潮
时，淤泥上留下了小鱼
小虾昨夜游过的细密纹
路；涨潮时，清澈的湖水
漫过草茎，又温柔地将
这些纹路抚平。一只白
鹭伫立在浅水中，修长
的双腿浸在碧绿的水
中，尖喙叼着一条银亮
的小鱼，却并不急于吞
食，而是静静地站在原
地梳理着羽毛。水面倒
映出它洁白的身影，如
同盛开在湖中的一朵
云。

正午时分，阳光照
耀着湖面，却无法驱散
那层薄薄的水雾。当渔
民老张的木船缓缓划过
来时，船桨搅碎了水面
上的光斑，惊得一群麦
穗鱼四散奔逃。它们排
着队从船底游过，鳞片
在阳光下闪烁着细碎的
金光，仿佛有人将星星
撒进了水里。老张蹲在
船头补网，手指上下翻
飞，破旧的网眼很快便
织成了细密的一片。“现
在的鱼啊，可比以前精
多啦。”老张说道，“以前
用竹篙一赶，就能捞上
半舱鱼，现在得等它们
自己往网里钻。”他抬头
指向远处的金山，“那边
退耕还湖已经十年了，
水变深了，鱼也多了，就

连消失多年的乌鳢都飞
回来了。”

我跟随老张的船向
湖中心驶去，湖水愈发
清澈，两米以下的水草
清晰可见，几尾小鲫鱼
正在其间追逐嬉戏，金
红色的尾巴扫过石缝里
的螺蛳。突然，一个黑影
从船底快速掠过，老张
笑着说：“是乌鳢，这家
伙狡猾得很，专偷吃鱼
苗。”话音未落，水面

“啪”地炸开一朵水花，
乌鳢竟跃出水面半尺
高，背上的青黑色鳞甲
在阳光下闪闪发亮，随
后又“扑通”一声落回水
中，搅起一圈圈涟漪。

午后，湖面仿佛浮
起一层薄薄的睡意。突
然，我听见水下传来细
微的“咕嘟”声——— 原来
是河蚌正在慢慢张开
壳，吐出一串晶莹的气
泡。气泡浮到水面，“噗”
地破了，惊散了荷叶上
的蜻蜓。那蜻蜓却并不
飞远，只在低空盘旋，时
不时点一下水面，激起
针尖大的涟漪，仿佛在
与水下的鱼儿玩着一场
古老的捉迷藏游戏。

暮色渐渐弥漫开
来，西边的晚霞把湖面
染成一片蜜色，归巢的
鸟群从湖面上掠过，翅
尖沾染了金红色的光
辉。渔民们收网的吆喝
声在暮色中回荡，惊起
了芦苇荡里成群的野
鸭。它们“嘎嘎”地叫着，
拍打着翅膀飞向天空，
那翅膀拍打的声音好似
下起一场急雨，转眼间
又化作天边的黑点。

最动人的时刻当是
月夜。月亮升到半空，湖
面浮起一层银亮的雾
霭，仿佛是谁把揉碎的
月光洒在了水里。有一
对情侣坐在栈桥上，女
孩的衣角被夜风吹得飘
起来，男孩轻轻地握住
她的手，两人的影子倒
映在湖水中，与摇曳的
水草缠绵在一起。忽然
有一条鱼跃出水面，“扑
通”一声，打破了这份宁
静，他们的影子也被搅
碎了，但很快又在水中
重新聚拢，就像一幅被
风吹皱却又慢慢平复的
画卷。

清晨，我离开的时
候，看到湖岸的柳树下
站着一位头戴草帽的老
渔民。他正把一桶小鱼
苗倒进湖里，那些手指
粗细的小鱼摆动着尾
巴，很快便消失在碧绿
的水草间。“这是放流的
鱼苗。”他抬头跟我解
释，眼角的皱纹里盛满
了晨光，“湖养人，人养
湖，这是祖辈传下来的
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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